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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梦境是另一个空间发生的故事，那么处在此方世界的我们便更加渺小——只是大

千世界里不值一提的沧海一粟。比起“梦见”，林子安更喜欢用“遇见”来形容梦，是缘分带领

我们，遇见另一个自己。 

  风呼呼地劲吹而来，把树叶摇得沙沙作响，影子稀疏地映在灰暗的墙壁上。几只鸟儿在

树影间飞来飞去，有时压低枝头，但并不多做停留。它们灰色的翅膀在夜中发出扑棱扑棱的

声响。 

  月光倾泻下来，在地上细致地描摹着大地。清澈而又细腻的光芒，缓缓绘着夜的模样。 

  夜久无云天练净,月华如水正三更。 

  “呜呜呜……” 

  稚嫩的哭声不知从何时传来，抽抽噎噎，在夜里显得更加凄切。 

  月光照出哭声的主人，小小的影子也投在墙壁上，比树枝似乎更瘦弱几分。他才不过三

四岁的模样，小小的手脚努力地抱住自己的身子，映在墙壁上的影子一抖一抖。 

  林子安脚步顿了顿，从树影中走出来，他的影子，渐渐和那孩子的影子重合在一起。 

  林子安脚步停住了，不由自主地微微蹲了下来。 

  “你为什么哭呢？” 

  小影子抬起头，稚嫩的脸上挂着清澈的泪痕。他看林子安的眼神有困惑，紧张，陌生，

还有一种莫名的信任。 

  “呜呜呜，我害怕……” 

  “不要怕。”林子安低下身子，冲小男孩笑了笑，与月光相合，竟照得黑夜都有了美丽的

光明，“有我在。” 

  小影子疑惑地望着林子安深潭般的眼眸，像在思索他的话可不可信。他毕竟不会思考太

多，很快便露出一个大大的、灿烂的笑容，站起来试探着拉住了林子安的手。 

  他的手好冷。这是林子安在回握住他的手的第一感觉。想到这儿，林子安握得更紧了。

温度从他身上传递到小男孩的手上，却没什么作用。 

  他就这样拉着他，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和斑驳的树影，在墙壁上微微摇晃着。 

  真是奇怪，为什么看到那个男孩时，总感觉自己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见过他了？ 

  还是那样的熟悉。 

  “你还怕吗？” 

  “不怕了。” 

  “如果你以后还害怕的话，要记住哦，有我在。” 

  “有我在。”这句话在这里传出漫漫的回声，似乎是在刻录时光。 

  树影静止了。 

  月光不再流泻了。 

  飞翔的鸟儿，也不动了。 

  面前的一切，如漩涡一样，都扭曲着。 

  孩子又哭了，身影不由自主地晃在一片杂乱的色彩中，身体瑟缩着：“我害怕……” 

  林子安伸出手，想抓住那孩子，想笑着摸摸他的头，想安慰他说不怕，想告诉他不会有

事的，可他的手却像与小男孩隔了万里山海，无论如何也触摸不到眼前的人。 

  复杂的思虑涨潮般向他涌来，刺得他的大脑如同炸裂。 



  林子安猛然睁开眼。 

  凌晨 4:48。 

  还是一样的结局啊。还是差那毫厘的一点，没能救了他。 

  如果他没记错，他是第四次遇见这个梦境了。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

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这一场长梦之后，会是怎样的醒来呢？ 

 

第一章 匆匆之章 

  1. 

  虽不是初来，但也乍到。一切都像是未曾被人雕琢的璞玉，还有着无限的惊喜与可能。

这里也是一样，几年未见，气质未改，细微处也见变化。 

  清晨的清和中学上空笼着一层淡淡的雾气，恍似人间一小仙境。校内种着许多花花草草，

郁郁葱葱五彩斑斓，在诗书浸润下像也悟得几句，颇有灵性。眺望远方依稀可见的群山，烟

雾笼罩，斑斑点点若一幅水墨画，只欠有人题名。 

  教学楼都还安静着，时不时有鞋跟踩着地面穿过走廊的声音，是早到的老师在准备一天

的课程。教室里的空气都好像是凝固的，未画完的黑板报尚只有雏形；不知是谁的书本没收

拾好，躺在课桌上；窗台上的盆栽早早醒来，随着风左右摇晃。只等着有人一来，这里就生

动起来，成为普通却又崭新的一天。 

  在清和中学里闲逛的林子安把这一切都认真地印在心里。清秋时节，微风徐徐，阳光未

烈，白衬衫很平整，手表调快了十分钟，显示着是六点五十，正好是一天中朦胧微妙的时候。 

  说起来情节老套，这是林子安日思夜想的母校，也是他读书时候回忆的集合地。想着第

一次来到这里时，自己还是一个尚显青涩的学生，几年未见的经历把他磨成了一个温润的、

青竹一样的人，带着欣喜激动和自信，又回到了这里。 

  他就这样走在清和中学里，兴致盎然地看着这里的一切。这是他寄托了太多的地方呀。 

  薄雾渐渐散开了。太阳从雾中透出一半身形，遍落金辉。一点点阳光，有时就足以消除

所有的不安与阴霾。 

  连着这里的所有，都会被镀上金边，镀上梦一样的斑斓。 

  2.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

长恨，水长东。 

  ——《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 

  未开始的时候总是有着别样的希冀。 

  林子安站在咨询室的窗边，晨风吹得朦胧，已经有人三三两两地从教学楼里进进出出。

林子安想，在他小时候，也是有老师这样看着他的吧？ 

  这个咨询室有个很大众的名字，“心灵港湾”，没什么创意，平平常常。里面的装饰布置

也简单，有一张木纹桌子，几把五颜六色的椅子，一个并没放着书的书架。 

  其实这倒也好。 

  窗帘直垂在窗台上，落下的地方印着一个小小的、没怎么沾染上灰尘的印记。林子安饶

有兴致地走过去看，发现这大概是个小盆栽的花盆被人拿走了，才留下来了这个印子。 

  窗台显得空空荡荡的。 

  3. 

  林子安从家里带来了一盆盆栽，是个软软的、绿色的多肉植物，很是可爱。 

  林子安端着它在窗台边比划。正当他打算搁置时，响起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这么早，会是谁呢？ 

  林子安自认为应该不会是清和中学的学生。这么早来学校的学生已是极少，纵是来了也

是在学校里逛，来不了这个不为人知的咨询室。那是哪个老师吗？清和里自己也没有什么旧

日的友人。 

  会是谁呢？ 

  林子安说了句“请进”，紧接着传来了门推开的声音，然后是衣角擦过门的声响。 

  “老师好。”是个女生的声音。 

  林子安抬眼去看，面前的女生一身清和中学的蓝色校服，黑发扎成一束，眉眼温顺却又

自矜，嘴角带笑，手里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盆盆栽。 

  那盆盆栽竟然也是盆多肉，但比起林子安新带来的，显然少了几分活力，像是好久都没

被人打理过了。看到林子安在看多肉，女生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老师，我是来还它的……” 

  林子安示意女生进来，女生这才走到离林子安不远不近的地方，歉意道：“老师，我之

前因为学校有布置的活动，按老师所说借了这里的多肉，也一直忘了还……很抱歉。” 

  “这样啊……没事的。诶对了，是哪天借的？”林子安随口道。 

  女生作思索状：“当时是同学来借的，应该是三天前。没想到我们没照顾好它，成了这

副模样……”一句“对不起”欲脱口而出。 

  “三天也不能让它到这种程度，想来很久以前就没人照顾它了吧……”林子安止住她的话，

接过盆栽，“以后它就在这里好好的。” 

  “那就太好啦。”女生点点头，眼中闪烁出惊喜的星光，从容了些，略略看了看周围，“这

是……心理咨询室？从前从没来过。” 

  “欢迎常来。”林子安说。 

  “好的。”女生下意识地回道，顿了顿又说，“老师，我叫夕环。” 

  读起来很像“喜欢”。 

  4. 

  夕环第二天没有来。 

  林子安把这里好好收拾了一遍。书架下、桌子边都有不少灰尘。 

  据说不久后会来人打扫这里。不过等到那人来，还是要忍受几天灰尘满天飞的日子。倒

不如先自己把这里好好扫扫。 

  说干就干。 

  当他拿着笤帚簸箕终于完成时，已经是满手的灰了。清洗了一下双手，又整理了一下清

扫工具，这个“心灵港湾”已是焕然一新。 

  林子安拿着水壶给两盆多肉浇了浇水。它们俩并肩坐在窗台上望着远处的群山，倒是惬

意。 

  忘记了是从哪里看到，说是人哪怕是有半天清闲日子过便是难得。想来也对。被拖累的

时候实在太多，或许一辈子都要戴着枷锁。这会是多么悲哀的事情——觉得可以灿烂一生的

少年们终要对生活低头，终要变成不喜欢的样子。可我们甚至没有能力挣脱。 

  林子安不由得笑了笑。什么时候也能像它们一样，悠闲自在，对叶煮茶，听风弹琴，像

是古代的隐士。 

  5. 

  第二天夕环来了。在放学后。 

  “咦？这里打扫过了？”夕环环顾四周，有些讶异，“难道是……林老师一个人打扫的？” 

  她知道自己的姓了。看来是了解过了自己的情况。 

  “是啊。” 

  “老师很厉害。”夕环毫不掩饰地赞叹，“又来打扰了。老师要是下次再有什么事，也可



以叫上我……” 

  听着像是随口一说的客套话，可夕环的眼神分外真诚，林子安竟也不好推辞。 

  “好。下次一定叫你。只是我这里还这么乱七八糟的。”林子安想着，或许等这里完全收

拾好了再让人来比较好？ 

  “我……”夕环想了一下，“这里……很好。” 

  6. 

  之后的几天依然无甚别事。林子安悠哉地在清和中学找着当年的感觉，应付应付别人的

好奇心，竟有一种充实的感觉。这里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地方，所以是怎样也不会腻的。 

  这几天里，他也知道了一些关于夕环——那个很乖的、认真穿着一身校服的女生的情况。

和他所料不差多少。 

  她是个很优秀的女生。优秀到什么程度——其实也和普遍的“好学生”定义差不多。学习

成绩优异，活泼开朗，有些特长，爱好广泛，有组织能力……是一切无甚特别的褒义词。 

  她是初二 A2 班的学生，也是墨痕文学社的社长。虽说是社长，但她似乎并不怎么热心

去参加活动，每次重大活动都出席，却都不是光芒万丈的耀眼形象，不认识的人都不会注意

到她。有人说，这和她的性格不符，她可能是不太喜欢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性格？什么性格？ 

  那人的面目让林子安想到了在树荫下扇着扇子说话的大妈们。名义上是闲话家常，扯扯

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其实不过是议论议论别人再说说自己，好像生怕自己落下。内容也没什

么技术含量，大多是毫无意义的一面之词，认为自己的所见就是事物的本质，倚老卖老，甚

至颇为自得。 

  那人故作神秘地举了几个例子，所说的中心其实用一个词就能概括：要强。见林子安表

情没什么变化，他又道：“就说现在的好学生，哪个不要强，哪个不得拼了命地往上赶？哪

个敢放松一会儿？就不说他们，那些垫底的，谁不想争上去？只是没那个本事罢了。” 

  接着，那人又说，当时墨痕文学社的想法是给文学社起名为“墨酝”，是青春之墨厚积薄

发的意思。文学社的成员们对它全票通过。 

  但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文学社的名字成了“墨痕”，用大红大紫做了牌子放在活

动室门口。其实这个名字并不多差，只是有点烂大街的感觉——墨痕，未免普通了点。而那

个牌子，更是一点意境也无。 

  夕环虽然没说什么，但明显有些不快。文学社嘛，毕竟是“书生意气”。 

  夕环还是尽职尽责地管理着墨痕文学社，但也只是职责之内。超出职责之外，她也懒得

像初一时为之奔波费力，干脆做了甩手掌柜，一概交给了副社长一众。 

  副社长等人喜滋滋地得到了练手的机会，也有几分“独揽大权”的滋味。 

  也就这样吧。那人说。夕环到底也只是个学生。 

  也是。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身上有一个标签，就能找到能压制他的方法。夕环也不会例

外。 

  7. 

  据说，了解了一个人的一部分信息后，再看那人时，总会被这些信息所添上或者减少一

些东西。不由自主的美化或者丑化，有可能就来源于“传言”。 

  人言可畏。 

  即便是本来并非如此，在“传言”面前，极少有人能不低头。当自己去看向夕环时，会不

会也被这种虚虚实实的东西模糊视线？ 

  夕环对于林子安的眼神聚焦有些不解，跟着他的目光看向视线所到，那里不过是放着两

个花盆。夕环略显尴尬，脚尖试探地向前走了一小步，像是要走到窗台边，复又回来了。 

  “啊，你来了。”林子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嗯。”夕环点点头，笑道。 

  林子安觉得自己应该找出个话题来。夕环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因为好奇吗——可按照“传

言”说，她不应该是回家做题？或者说她觉得自己需要进行一段心理咨询，便看着那块花花

绿绿的牌子进来了。 

  “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吗？” 

  夕环点点头，又摇摇头，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既然你想在这里坐会儿，那就……讲讲文学社里的事情好吗？”林子安见夕环半晌无话，

只能自己没话找话，尽量让自己显得亲切。 

  “文学社？老师是说墨痕文学社吗……”夕环下意识地回答，“倒也没什么事情，就是组织

一下活动，完成布置的任务之类的。” 

  “不过，”夕环脸上扬起笑容，“副社长他们倒是把墨痕文学社管理得很好，起码比我好

多了。” 

  “副社长？他们是谁呢？”林子安模仿着老师和学生闲聊时的样子。尽管说是轻松的，保

密的，但学生还是会照旧的紧张，不少谈话内容也会以假名公开。 

  “他们……”夕环想了想，“是两个初一的同学。”夕环报出两个名字，无一例外，林子安

全都没听过。 

  又是一阵沉默。虽然不知道夕环来这里是做什么，可就这样…… 

  “诶，时间不早了，老师我先……”夕环看了一眼表，探寻意见般地看向林子安。 

  “好，你先走吧。路上注意安全。”林子安道。 

  什么都不说地来，什么都不说地走，当真奇怪。林子安这样想着，不自觉地扬了扬嘴角。 

  8. 

  林子安给两盆多肉取了两个名字。都是再普通不过的。 

  这里原本的那盆叫做“小七”，带来的叫做“小八”。也没什么寓意，就是从脑海中信手抓

取的两个。 

  小八的身体一直不错，趁着人不注意，又偷偷冒出了几小片，软软的绿色煞是可爱。相

比之下，小七的身子骨就弱了一些，需要林子安时刻注意着。 

  像是照顾孩子。 

  刚看见小七时，林子安还觉得只要自己好好养着，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是不行了。看着

它整天不像小八一样精神焕发，两盆放在一起，一个精神抖擞一个萎靡不振。 

  难道植物也有先天基因？再加上之前放在这里无人照管，想必后天也不是多好。 

  要是植物能像人一样无障碍地相互感染就好了。 

  人虽然是能的，但感染未必能起效。一个人费心去帮助别人，但另外一个人未必领情，

这样的努力也只是徒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关键之处还是取决于自身是否愿意被感染

吧？ 

  如果不愿意，倒不如不做。 

  夕环好像格外喜欢小七。她说小七虽然现在不怎么茂盛，但实在让人怜爱，像是林妹妹。

她说的时候，用手轻轻摸了摸小七，轻轻柔柔、小心翼翼，唯恐弄坏了。 

  “如果你喜欢，就放在班里也可以。”林子安说。 

  “还是……不了，”夕环犹豫了一下，摇摇头，“这本来就是心灵港湾的东西，我还是不要

拿了。再说，小七小八本来就是挨在一起的。” 

  这倒是个可爱的反驳。 

  9. 

  心灵港湾陆陆续续又来了些人。 

  大部分是听说了这么个地方的学生。有些是来拿着纸笔，一本正经地采访没意义的话题；



也有的是来发泄怨气，又装出忧愁的样子怕林子安告诉别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样子实在不

怎么样。 

  这世上有太多可悲的人，尚且在为可怜的人生拼了命地打拼。相比来说，他们有什么资

格呢？没有任何理由，心理没有任何问题，却说着“老师，我的心理问题您了解了吧……不要

告诉我的家人朋友，我怕他们担心……” 

  林子安当然不会告诉他们。毫无意义为什么要说呢？出了“心灵港湾”，他们还是带着装

出来的负面情绪玩闹。 

  或许他们觉得，心理疾病……很酷？ 

  你看，大家都是平凡的普通的浑浑噩噩庸碌度日的，根本不知道“愁”是什么滋味，不知

道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它还有肮脏的一面——刚好，我可以去扮演那个发现了

一切的神。我可以故作忧郁，我可以成为众人的焦点。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一边丧一边

坚强。 

  其实……也可以理解。 

  熬夜、失眠、厌学、想结束就是心理有病吗？ 

  可能……这正是他们的想法。希望这能和短暂的青春一起消逝。 

  10. 

  林子安问夕环对那些人的看法。夕环迟疑了一下，皱了皱眉头。 

  “你要是不想说也没事。” 

  “有个词叫无病呻吟。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情绪，总觉得自己是众人不理解的。众人皆

醉我独醒——这个世界不好，我不想让自己再存在于这里。 

  “或许消失更好。我能为了谁活着呢，为了父母朋友亲人或者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这种

话似乎在网上很流行。林老师，我不是有那种想法，就是当时有些迷茫，也可能是一个时期

的通病。 

  “我觉得自己像是圣洁的花儿跌入尘埃。如此污秽的地方，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快乐了十

几年？当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被迷雾遮盖了这么多年，终于被放了出

来。 

  “接着是一些窃喜、负罪感。自己必须站到人们的对立面，必须对家长、对朋友、对老

师反抗。如果说自己是囚犯，他们便是加害者。他们把锁链绑在我身上，让我在牢笼里挣扎，

不给我活路。” 

  听到这里，林子安不由得有些感慨。原来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关爱是这个样子的。那所

谓的教育也只是适得其反了。 

  难以捉摸吗？也未必。 

  互相无法理解，大概就会造成这种局面。 

  “我要反抗。像起义军。势单力薄也无所畏惧。这倒不是我说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

话。我比较胆小，想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了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个朋友似乎比我大胆一些。她的眼中甚至出现了恨意，给我历历数着众人给她的伤

痕。我安慰她说，这都会过去的，都没事的。她冷冷地笑着，说‘大不了死一下，这种日子

我活够了’。 

  “我有点想笑。她至少该有人可以倾诉。这样是不是不对？为什么要死呢？因为一些鸡

毛蒜皮的小事？可大家的确要为了这些结束，我……或许无法理解。” 

  夕环的眼睛里明明白白地出现困惑：“他们喜欢的是这种感觉吗？被大家注视的感觉？” 

  “所以说就是他们在哗众取宠？”夕环偏偏头，“这就是叛逆吗？” 

  11. 

  “你现在还有这种感受吗？”林子安问。 



  夕环长吸一口气：“偶尔，很偶尔会有一点。但是可以想办法克服。可能我就是那种自

己挺过来的吧。” 

  “你很厉害。” 

  “我能走过来，其实也有一个契机。记得有一天晚上雨下的很大，我骑着车，没有防护

地冲进了雨中。雨特别凉，一瞬间我就如坠冰窟。我不停地骑，最后腿也麻木了，险些摔在

地上。这场雨没把我浇感冒，倒是把我浇得很是清醒。从那以后我就保持着一颗希望心。我

喜欢纯净清澈的事物，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夕环眨了眨眼，“但是林老师可别

问我为什么出去淋雨哦。” 

  林子安却是很郑重：“你不愿说我绝不强求。” 

  “所以如果以后再遇到那种很沮丧很失落的同学，我也不会全盘否定。虽然有些是强装，

但这个时候，我们太容易被哀愁侵袭了。”夕环望向林子安。 

  林子安笑着说了声“好”，明白她是以此喻自己的有失偏颇，倒有些佩服她的这份心思。 

  夕环走后，林子安忽然想起，就在她第一次来“心灵港湾”的前后，楮城下了好大的一场

雨，家家关门闭户不敢轻易出去。夕环当时会不会是在以此求助？ 

  林子安想起夕环清澈的眼眸，选择相信夕环已经挺过那个时期。 

  况清和的日子还长，他可以慢慢地了解与引导。 

  11. 

  林子安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和夕环聊的来。 

  是因为她是好学生，吸引人？还是所谓的缘分？或是慢慢了解，一拍即合？ 

  “巧了。”夕环这样说，“无巧不成书。太多事都是巧了。” 

  珍惜每一份“巧了”——林子安在心里说。上天很忙，能抽出时间给你安排一个巧合，这

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夕环越来越忙了。她更多次地去墨痕文学社，忙里忙外满头大汗。林子安也要去各个班

上课，见到了更多可爱的学生，在他心里，就像小七小八，小小的，还有无限的可能。 

  如果可以，请保佑他们一生无灾无祸，一生幸运，一生快乐。有所爱，有所思，有所惜。 

  也保佑他们能安稳度日。不见得多伟大，不见得有多大的建树。但要善良，务必善良。 

  也有的时候，他只是走在清和中学里，听到一句随口的“老师好”，思绪就牵扯到了做学

生时的点点滴滴，被尘封着的故事被风吹走了灰尘，翻动着书页，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也会热泪盈眶，也会突然哭出来。也要把眼泪憋回去，坚强地仰着头。 

  12. 

  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看着他们在一天天长大了。 

  林子安专门用了一个本子，只记下每一天关于清和的点点滴滴。之前的回忆——记不太

清的，他也就寥寥写几句，一步一个脚印过来，也是个厚厚的本子了。 

  至于夕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林子安没问，自然也没记。为什么要在意这些呢，难道想

得到一个结果？只要现在是好的，为什么要问原因呢？ 

  那便不问了。 

  青春本就匆匆，看着他们都好好的，心照不宣。 

  就是最好的故事了。 

  13. 

  林子安小心地取下那块花哨的“心灵港湾”，递给夕环，接过她手中新的标牌。 

  是夕环想的名字。就叫“子安”。 

  “不只是林老师的名字啦。子安，不就是对方的平安喜乐吗？”夕环略有些自得。 

  林子安用胶粘了好几层，又用手压了压。淡蓝色的背景与白墙相应，字体规整中稍带飞

扬。 



  夕环轻快地笑道：“往后都是新日子啦。” 

  她见没有回应，便向左偏了偏头，看见林子安正望着标牌，兀自出神，眸光飘向过往，

也飘向未来。 

 

第二章 困惑之章 

  天平山上白云泉， 

  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 

  更添波浪向人间。 

  ——《白云泉》 

  ⒈ 

  林子安翻开那本一直珍藏的日记本。岁月的流逝没有给它染上尘埃，因为它被主人小心

翼翼地珍藏着——无论是哪一个。 

  赫卡忒的封面，还记录着主人内心微妙的彷徨和无措。 

  每次林子安翻开它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同时伴随着小小的窃喜、激

动。 

  日记本，毕竟是人家私密的东西。想当初自己的日记本被别人抢走翻看的时候，虽然里

面记得都是自己的一些矫情的、无伤大雅的诗歌，但还是生气了好一阵儿。 

  更何况，这本日记本记得是一个暗潮汹涌的时间段。若是主人知道了自己的私密物件被

人偷偷拿去，一定会暴跳如雷，大发雷霆吧。 

  可林子安知道，它的主人没有生气，没有暴怒，只是感到很可惜：“真可惜，见证我走

过那个时期的唯一证据也在他人处保管了。” 

  它的主人的声音里竟然还有些感谢的、无所谓的语气。好像这不是什么私密的东西，而

是委托他帮忙保护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件。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林子安的心里当然也有些失落。他整理好心情，调整好情绪，用最

恰当的语气，在最合适的时间，绅士又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可换来的，是对方对他不置

可否的回应。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事情。 

  视线聚焦在赫卡忒手上的火炬，烈焰高低起伏，映出惊险的岔路。 

  不知道那人是怎样说服自己使用这样一个本子的。大概当一个人走到绝境的时候，任何

恐怖都再激不起波澜了。 

  林子安自嘲地笑笑，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崭新的本子。淡蓝色的色调，一直穿插着他的生

活。 

  取出一支笔，想写些什么。 

  “近期工作安排： 

  ……” 

  不，不行。这么漂亮的本子，怎么可以记这些乏味的工作日志。那可不就是违背了“物

尽其用”这个词。 

  “来访者汇总整理： 

  本周共有三位来访者。 

  ……” 

  不，不行。夕环那边已经做了更详尽、完善的整理，即使把自己的加上，也是狗尾续貂。 

  写什么呢？暴涨的思绪再一次冲击他的思想，让他分外不适。 

  林子安望着窗外的天空，发起了呆。 



  ⒉ 

  在这所学校里，总是涌动着不绝的欢声笑语。如果“快乐”这种情绪可以来衡量的话，它

一定会溢出盛它的容器。 

  即使偶尔有悲伤路过，也只是短暂的停留——欢乐会迅速将它盖过。 

  但是，当悲伤来临时，是惹人注目的、无法回避的。 

  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悲伤的气氛便压抑了整个班级。 

  班里人缘极好的一个男生——姑且称他为青争，因为青春努力奋发正是他的写照。他一

连好几天没来上学。同学们都感觉很奇怪，按捺不住好奇心，就一起去问了班主任老师。 

  这个班年轻的女班主任显然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事情，被这些挤满办公室的孩子们吓了一

跳，不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棘手的情况，含糊其辞，却让同学们更加怀疑。 

  同学们议论纷纷，私下里通过各种渠道去问。可是，没有任何结果。人们好像是故意瞒

着他们。 

  青争会不会出什么事了？生病？搬家？还是……这个想法最先在一个男生的脑海中出

现，他赶紧挥开它，努力让自己觉得青争一定没事，一定没事。 

  可越是回避，这种念头就越强烈。终于有一次，这个男孩忍不住了，悄悄把这个想法告

诉了一个要好的同学。尽管，这个男孩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不要告诉其他人，可是，很快，

它传遍了整个班。 

  男孩不仅没有责怪那个同学，反倒有些释然。是啊，这不就是自己想表达的吗？只不过

用另一种方式说了出来。 

  昔日气氛活跃的班级如今死一般的沉寂。 

  虽然，这个坏消息在第二天就被女老师抑制了，她严厉地批评了几个同学。可是，她严

肃的语气没能掩盖住她眼边日益加深的黑眼圈和越来越疲惫的神情。 

  当班里的气氛第二次沉寂下来时，悲伤彻底占领了这个活泼的班级，走向了那一群本该

奔跑在阳光下的少年。 

  他们渴望爱，自由，友情。此时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 

  他们消沉在这种颓废里，不光是对青争的思念，还有任何小小的不值一提的事情，在这

片黑暗里被无限放大。 

  还好，青争还是回来了。时隔多日，他又背上了他藏蓝色的书包，走入了这所学校。 

  这所学校啊，还是花红柳绿，充满欢声笑语和青春特有的活力。 

  同学们看到他回来，当然欢欣鼓舞。昔日可怕的种种猜想，在这一瞬间破灭。那个男孩

庆幸地抚抚胸口，在心里埋怨自己错误的猜想。真是，自己是怎么了，瞎想什么？ 

  我们终于团聚了，还是那个团结友爱的班集体。不少人这样想。连他们的女老师，也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看到青争第二眼的时候，同学们又惊呆了。 

  眼前的人形容称得上是憔悴，瘦了一大圈，眼眶微微泛红，只有他的五官和嘴角扯起的

一抹疲惫的笑容，让人勉强辨认出这是青争。 

  不，这哪里是青争！这哪里是光彩夺目、散发着阳光气息的青争！ 

  青争苦笑一声，似乎对这种情形早有预料，自顾自进到了班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周

围人才如梦初醒，呼啦啦在他身边围了一圈，问长问短。 

  对于人们叽叽喳喳的提问，青争尽量地回答着，只是没有解释那段时间自己的情况。关

于这个问题，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同学们气恼地看着青争。 

  “青争他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再来吧。”一个微弱却很有说服力的女声传来，人们望过

去，原来是班里没什么存在感的儒言。 



  哦哦，对对对。人们忽视了这个说话的人和他们刚才的叽叽喳喳，附和着，嘱咐青争好

好休息，然后一起散去。 

  如同潮起潮落。 

  青争感激地看向儒言，无声地说了句谢谢。 

  儒言收到这束真诚的目光，低头笑了笑，没说什么。 

  后来，青争隔三差五才来一次学校。人们追问他的去向，他总是说“一切都过去了”。后

来，他干脆有些粗鲁地抛下一句“你们去想象吧”，戳破了他们在心里的种种猜测。 

  同学们对青争颇有微词，毕竟他们是要强的年纪。只有儒言，总是无声地给他送去一句

鼓励。 

  青争大概是感谢她的——那个笑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可他实在是太累了，连说一句“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仅有的一点点时间里，可能并

不会放进一个“儒言”。 

  可不妨碍儒言把青争好好地搁在心里。 

  再后来，他来学校的间隔越来越长。直到有一天，他真的不来了，也没了再来的可能性。

女老师说这件事时，只用一句“转学了”搪塞，至于学校在哪里，离本市远不远，转学的原因，

女老师只说“一概不知”。 

  肯定不是“一概不知”。她一定是在掩盖，也或许是她自己都不想认同。 

  同学们私底下猜测，他转学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搬家？得病了？猜来猜去，也没有个

正确答案。因为事情的主人公，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或许，在多少年后他们重聚时，会想起这个阳光的男孩子，会回忆和他的往事；或是幸

运地找到了他，苦苦追问当年的真相，当然，到那时，这已经不重要了。 

  可是在现在，占据的地方是如此之大。 

  青争很干脆地退出了自己所在的、和这个班级有关的所有圈子。好像，从来没有一个青

争出现过。 

  同学们又怀念起青争了。怀念他总是带笑的模样，怀念他总是在你无助的时候尽己所能

地帮助，怀念当拿他的名字开玩笑的时候他大度的笑容。他们心想，青争真好，真是完美的

人。 

  可是，这个完美的人，一句话不说，离开了他们。也许就是这样，当他退出你的生命中

时，才醒过来，然后忘掉他曾经带给你的所有不开心，进行无济于事的惋惜。 

  那样的青争会是完美的青争，也是回不来的青争。 

  慢慢地，青争这个名字在学校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但是，总有一些人还在悄悄怀念

着：比如，青争画的黑板报一直以各种理由没有被擦掉；青争的作业本放在窗台上，在那阴

暗的角落里，竟然没有落上一粒尘埃。 

  暑气席卷而来。热浪炙烤着这座小小的城市，人们这才发现，夏天，已经来了。 

  ⒊ 

  已经是放学的时间了。儒言从教学楼里下来，思绪和目光，不知道哪个飘得更远。 

  不知道为什么，她走进了这个学校不大的花园——问芷园，大概是因为这几天放学后，

她一直在这里徘徊。 

  抚摸上被太阳考得滚烫的石桌，儒言手底的热气意迅速传入了她的身体。她微微颤了颤，

赶紧缩回了手。 

  可是，她记得，青争最后一次走过这里时，这里还是清凉的春日，还有温和的风，还有

悄然生长的花草。一切，都还有无限的可能。 

  想想自己，当时真是害羞腼腆，都没来得及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班集体。 


